
 
 
 
 
 
 
 
 
 
 
 
 
 
 
 
 
 
 
 
 
 
 
 
 
 
 
 
 
 
 
 
 
 
 
 
 
 
 
 
 
 

 

西山逸士詩書畫的特色與成就

陳維德講座教授
Chen, Wei-Teh Chair Professor

　　伴隨著 1949 年國民政府因大陸失守而大舉播遷來臺，在

那兵馬倥傯之際，一時無數的碩學俊彥，也相繼乘着這一波狂

濤巨浪，湧入了臺灣。事雖極為倉惶狼狽，卻勝似晉室的衣

冠南渡，為臺灣帶來了藝文之盛，著著實實催化了往後數十

年的文藝復興，真可謂功在文化。而在這些藝文巨擘中，舊

學根柢深厚，能夠詩文書畫全面開展，而其創作成果也最受

肯定並影響深遠的，西山逸士溥心畬先生（1895-1963）尤為

其冠冕！

　　可惜我生也晚，少時雖亦慕其盛名，卻無緣親炙，只能

偶從幾位他生前頗有過從的朋輩及其門生口中，得其一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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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溥心畬先生生平概述

1.  溥心畬：〈臣篇〉，《溥心畬先生書畫遺集》（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 1993 年 9 月）。

外，只能就所見的一些文獻中，增強對他的認識，因而心摹

手追，冀以分享其遺澤而已！

　　近以指導博士生撰寫有關渡海諸家之論文，檢閲藏書及

若干影印資料，重讀有關心畬先生之相關文獻，頓時興味盎

然，移晷忘倦，深恐日就泛黃殘損之珍貴資料，一旦漸次毀

損散軼，將難以復覩。爰思稍加整理論述，冀以發先賢之潛德

幽光，以示諸生，兼以就正於方家云爾！

關鍵詞：溥心畬、詩書畫

　　心畬先生本姓愛新覺羅，名儒。民國以後

改以行輩「溥」字為姓，稱溥儒，系出清宣宗

皇帝，為恭忠親王奕訢孫，貝勒愛新覺羅（載）

瀅次子。生於清光緒 22 年（公元 1896 年）7
月 25 日。初字仲衡，後字心畬。原居北京深

具宮室林園之勝的恭王府。

　　1909 年，父載瀅逝世，緊接着，又遭逢鼎

革紛亂之際，其母項夫人緊急攜尚未成年之溥

心畬、溥僡兄弟，移居北京西郊清河二旗村，

情境一落千丈；1914 年考入德國柏林大學；

1917 年畢業，返國與羅清媛女士結婚後，居

馬鞍山戒臺寺。明年生長女韜華，8 月再返柏

林研究院深造。1922 年獲天文及生物學博士。

返國後奉母居馬鞍山戒臺寺，潛心讀書，形同

隱居，因自號西山逸士。1924 年，奉母遷回

萃錦園居住。1937 年，母項太夫人仙逝。至

1939 年，兄溥偉將恭王府售予輔仁大學，乃

遷居萬夀山，閉門謝客，埋首讀書及繪畫，並

潛心著述，先後完成《四書經義集證》、《慈

訓纂證》、《秦漢瓦當文字考》、《陶文集釋》、

《吉金考文》、《漢碑集解》、《寒玉堂千文》、

《爾雅釋經證》、《寒玉堂論畫》、《經籍擇

言》等書，成就頗豐。至 1944 年元配病故。

　　1948 年以滿族國大代表身分，南下南京

出席行憲國民會議，並舉行畫展。事畢，偕新

婚之續絃李墨雲夫人轉赴杭州遊覽山川名勝，

頗有樂不思蜀之槪概。不料翌年眼見國共內戰之

情況急轉直下，倉促間未及北返，即偕墨雲夫

人取道定海，幾經艱險，乘小舟經舟山輾轉來

臺。沿途所見兵荒馬亂、黎民痛苦哀號之情

狀，使這位舊王孫不禁興感萬端。其《寒玉堂

詩集》中的：𡿨〈夜發金陵〉、〈𡿨江村〉、〈感

遇三首〉、〈石塘道中〉、〈宿定海縣〉、𡿨登

舟山〉諸詩，皆在逃亡途中所作。其中〈感遇

三首〉，有「兵戈亂宇宙、乘桴出海門」與「堅

貞循義路，迍邅安足論」之句，可見其雖為清

朝舊王孫，而堅定追隨國民政府之決心，正可

與九一八後，日人以遜帝溥儀為傀儡，成立偽

滿洲國時，溥心畬力排眾議之餘，並撰寫長達

千餘言之〈臣篇〉，嚴斥溥儀：「九廟不立，

宗社不續，祭非其鬼，奉非其朝」1，從此與

之斷然劃清界線之堅定立場，相互輝映，令人

肅然起敬。

　　溥心畬先生來臺後，政府為其安頓於台北

市臨沂街六十九巷七弄八號之公有住宅。原本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Poem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of Xishan Yishi

第 1 頁



 
 
 
 
 
 
 
 
 
 
 
 
 
 
 
 
 
 
 
 
 
 
 
 
 
 
 
 
 
 
 
 
 
 
 
 
 
 
 
 
 

 

擬聘為考試委員，而公以出身遜清帝胄，而婉

辭此一政府公職。次年，膺聘為臺灣師範大學

藝術系教授。1952 年，政府為讓他擁有較優

裕之生活，一度安排他擔任甫經成立之中本紡

織公司董事，加上他譽望日隆，學藝與求畫者

絡繹於途，經濟上已無後顧之憂。兩年後，政

府為整頓公有財產，企盼公能將所居公宅自行

買下。公正愁無力承購之際，適時榮獲教育部

第一屆美術獎，加上這筆豐厚的獎金，使得此

一難題迎刄刃而解。其後私立東海大學亦聘其前

往授課。並曾赴韓國、日本講學，又分赴港、

泰舉行畫展，新亞書院亦聘其赴香港講學。正

當聲名如日中天，百務應接不暇之際。忽於

1963 年春夏之交，驚傳罹喉癌，入秋轉遽，

從此輾轉牀榻，延至11月18日，這位一代宗師

就不幸與世長辭，卜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2 

2. 啟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收錄於《張大千溥心畬 
  詩書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故宮博物院．1994 年 5 月） 
  及〈溥心畬先生年譜〉收錄於《溥心畬書畫集》（北京：新華書店． 
  1997 年）溥儒〈溥心畬學歷自述〉，轉載於《傳記文學》第十三 
  卷第三期（1970 年 9 月），頁 43。
3.溥心畬：《溥心畬先生書畫遺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年）

4. 陳雋甫筆記：〈溥心畬先生自述〉．《雄獅美術》第 39 期（1974  
    年 5 月）
5. 溥心畬：《溥心畬先生書畫遺集》

二、溥心畬自我淬厲之歷
程及其治學理念

　　心畬先生，自幼穎異過人。六歲隨啟蒙師

陳應榮先生讀《論》、《孟》，皆能成頌。再

讀《大學》、《中庸》與《詩經》、《孝經》，

乃至《春秋三傳》、《三禮》、《易經》、《爾

雅》等;七歲即開始讀唐詩及習作絶絕句，並聽

從老師指導，圈點《史記》、《漢書》、《資

治通鑑》、《呂覽》等書；十歲，作七言詩，

並學騎馬以鍛練體魄，學英文、數學，以拓展

學習領域及視野。心畬先生在其〈自述〉3 一

文，追述其自少至長學習之情況甚詳：

　　 余 幼 失 怙， 先 母 項 太 夫 人 

　　　 守 節 撫 孤， 延 師 於 家， 下 榻 園 中 

　　 ⋯⋯， 早 起 讀 書 至 八 時， 

　　　遂赴學校，讀法政、英文、數學等課； 

　　　歸家飯後上夜課，每日如是，新舊兼 

　　　習。曾記余十三歲時，偶然觀袁子才 

　　　《子不語》一書，先師見之，責以不應 

　　　讀此書，命賦一詩，詩好則免責罰。余 

　　　賦詩曰：「子不語名篇，隨園旨已愆。 

　　　書原同稗史，義顯背尼宣。誌怪頤堪 

　　　解，搜奇手自編。莫教評筆墨，終遜蒲 

　　　留仙。」先生以為論尚得體，遂不罰。

可見其母教與師教之嚴，而此子之聰穎可教

也！文中又云：

　　　值鼎革，余年十六，先母率余及舍 

　　　弟僡僡居清河二旗村，稍習農事，先母    

　　　每教余須知稼穡艱難，仍不可廢學，日

　　 夜勤讀         。先母盡賣首飾珠玉，買書親教余 

　　　讀，兼習新學。及十八歲大學畢業後， 

　　　留學海上（維德案：此處應指因德國亨 

　　　利親王之介紹，遊歷德國，考入柏林大 

　　　學一事），所以始終研究經史，不敢怠 

　　   懈者，懼違母教也！

由此可見，清帝遜位以後，他們的家道頓時崩

墜，前途亦未敢預卜。但他們母子並未因此灰

心喪志，而在他母親極力撐持之下，仍長期不

辭辛勞，芸窗苦讀，無間寒暑，淬厲奮發，旣

以厚植舊學之根柢，而又兼治西學，此種認真

好學之態度，其背後之動機，除了是文末所稱：

「樂志琴書，心懷遐舉」之外，居然主要是為

了「懼違母教」，「欲使凡百君子，知先母教

誨之艱難，有可以風世者焉。」此種誠篤謙恭，

不自伐善，而將一切成果歸功於母教之表現，

實有足多者！

      此外，他主張：「許氏説文解字一書，必

須在二十歲以前讀熟，方能探本窮源，再講諸

經之箋傳註疏，即有條而不紊矣！」對於讀

史，諸如史記、漢畫、資治通鑑等等，他也苦

於不能詳記，最後思得一法：「分成數遍讀

之：一遍專記地名，一遍專記官名，一遍專記

言語，一遍專記人名。若一遍不能多記，再加

二遍三遍。」4 其辛勤如此！

至於他的治學理念，在其〈自述〉5 中亦嘗述

及。他說：

　　　余幼年遵先朝之制，讀書必以理學入 

　　　手：故先《學》、《庸》， 講求性理， 

　　　然後及於《爾雅》、《說文》。至於漢 

　　　儒訓詁之學 ，旁及諸子百家之書，以 

　　　至詩、古文辭。余才非上智，學終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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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不足稱，然以此求學，其途則正！

其中雖然託詞於「先朝之制」，實即無異乎自

道其治學理念，至少他就是如此一路走來，也

達到一定的成就。

　　從這段言簡意賅的論述中，可以窺知他的

治學理念，乃在於以儒學之誠意、正心為根

本，而其精微處，則當措其意於宋學對格、

致、誠、正諸義之有效闡發。至於漢儒之講究

詁訓，不僅為整治群經所必利賴者，即凡治辭

章、義理，亦當致力，必如此，其治學始能有

本有源，並明其正確之途徑。然後再據此上及

於諸子百家之書，以廣其識；並借詞章之學，

以浚發其秀越之才情，旣既以涵蘊藴性靈，又能賙

於世用。然後仲尼所謂：「志道、據德、依仁、

游藝」之進學歷程，可以圓滿而無缺，而修、

齊、治、平之目標，可得而馴致矣！

　　由於他具有這樣的治學理念，因而他不論

在言談、教學或應邀演講，率皆諄諄以「先器

識而後文藝」為言。例如民國四十八年元月應

錢穆之邀赴香港新亞書院，講述「書畫」，劈

頭即謂：

　　　今天我所要說的書畫，是根據文學而 

　　　來。但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文學之本 

　　　歸根結底在做人。在如何正心誠意。⋯⋯ 

　　　今日之父不像父，子不像子，乃是由於 

　　　忽略了如何作人。所以一位從事藝術工 

　　　作的人，當有崇高的品節，否則就無從 

　　　談起！⋯⋯要有高深的藝術造詣，首先要 

　　　有高尚的人格修養，要養成高尚的品 

　　　格，造成書卷氣，才有好的風骨與風度 

　　　⋯⋯至於胸無點墨，毫無修養的人，那就 

6.《中國書畫》第十三期，1970 年，頁 17

7. 同註 3
8. 陳雋甫筆記：〈溥心畬先生自述〉

三、溥心畬詩歌的特色與
成就

　　溥心畬先生對人提到他於自己詩文畫畫的

滿意度時，總認為自己是文史第一，次為詩，

再次是字，畫則居末。他的文章，不論是賦、

駢文、散文，無所不能，而且屬辭典雅，出入

漢魏，謂為當代文苑之冠冕實不為過。惟以品

類繁多，篇輻亦長，欲究之者，可就故宮博物

院發行之《心畬先生詩文集》觀之，非此短文

及樗材如我者所能論述。至其詩，則格高調

古，質量俱有可觀，足為後學之典範，故爾不

辭窳陋，臚述如下：

　　關於溥心畬之習詩，在其〈自述〉7 中述

及：「余從七歲作五言詩，十歲作七言詩」，

至六十八歲，一生作詩無數，而率多散佚。及

至其病時，亟欲蒐羅編纂而終未及完成。所幸

由其長子溥孝華為其繼續完成，並於 1964 年

趕在溥公逝世週年之際影印出版，其中包含

《西山集》一卷，存詩五十七首，為 1946 年

以前之作而可稽者；《南遊集》兩卷，存詩

二百八十三首，則為 1946 年以後所作，經溥

公所選定者。凡三百四十首。都為一冊，題曰

「寒玉堂詩集」；另有《凝碧餘音詞》一卷，

收入詞九十三闋，另附聯文都為一冊，而與詩

集合為一函，總名曰《寒玉堂詩詞聯文集》，

線裝頗稱精美。雖闕漏必多，然即此所造，已

可堪為一代之宗匠矣！ 

　　至於他對詩的理念，大致主張：「五言詩

要求其冲澹，七言詩要求其雄宕。所以古人

說：五言汎汎如水上之鳧，七言昂昂若千里之

駒。」並謂：

　　　詩以聲調格律為要，會本有源，非率爾 

　　　操觚所能者。三百篇之外，五言以法漢 

　　　魏，旁及陶謝六朝；七言及近體，必以 

　　　唐人為宗，則氣盛而格高，體嚴而品 

　　　立。趁韻刻露，不重修辭，頗為今世之 

　　　病；功夫不純、率爾造語、言之無文、 

　　　漫無法度，其病尤甚。⋯⋯故辭高調雅， 

　　　為詩之上乘。五古近於古文，以澹古樸 

　　　質為宗，此更非積學不能矣！ 8

其中所言，具能深中肯綮。諸如品格不高、不

閑格律、製作粗率、每為押韻而勉強造語，因

而形成趁韻等等弊病，皆初學者所當極力避免

者。然苟推其本，則在積學。

　　依據以上所言，以及余所觀察者，則心畬

先生之詩，於古體追蹤漢魏，近體取法盛唐之

外，尤服膺王維、孟浩然、杜甫；中唐則尊韋

應物、柳宗元，而皆以「清雅閒澹」為其本色。

　　蓋王、孟為盛唐自然詩派之代表，喜愛謳

歌自然之外，並皆好閒適之生活，對現實社會

之熱情則較澹泊，心境與陶淵明頗為近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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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亦多沿用淵明之五言詩，來呈現澹雅恬靜之

風格。而心畬先生平生極好遊覽山川形勝，加

以出身華廡，與社會較為脫節，故其氣味頗與

以上諸家相同，又緣題畫之需，對王、孟情有

獨鍾，實屬必然。觀其詞集取名「凝碧餘音

詞」，顯係取自王維：「凝碧池頭奏筦絃」之

句，足見其所心儀。至於杜甫之詩，旣為唐詩

之標竿，兩人儒家之思想又相沆瀣，加上長期

身遭離亂，因而有志難伸，最能引發心畬先生

之共鳴，而況杜甫足跡所至，寫景之佳作正亦

不少，自然格外傾心。至於韋、柳雖屬中唐，

而其風懷澄澹，詩亦清新雋永，允為自然詩派

後起之秀，自亦為心畬先生之所喜，浸染之

餘，因而詩風乃至遣詞造語，恆多近似，亦屬

必然。

　　著名詩人李師嘉有認為：「心畬先生的詩，

以直接賦寫者為多，⋯⋯清新俊逸，確然甚好，

但有時不免和時代有距離。」9 他接着分析有

兩個原因：「第一，他奉毋居西山，生活劇變，

心中嚮往著隱居生活的可貴，於是捨棄了本來

面貌，而從事於這樣蕭瑟悲涼的途徑。第二，

他居住西山，交了幾位方外朋友，⋯⋯洗脫了一

些齊梁豔麗之詞而為此翛逸澹泊之句。」所論

非常深入而精確。但這主要是認為他的詩風，

和他天潢貴冑的身分頗有一些距離，因為缺乏

應有的富貴堂皇的氣派，但這只是他個人的際

遇和習染所造成的影響，而且正如他〈壬午懷

雪齋從兄〉詩中所謂的「喪亂書難盡，艱危節

自持」之語，以此自相惕勵，不足為其病。倒

是李師嘉有後面提到「雖然常與陳蒼虯先生往

返，卻並沒有受他們宋詩的影響。」而我過去

向李師嘉有請益時，他也曾提到「溥老風格獨

到之詩不勝枚舉，富哲理的詩則不多！」言下

似以為憾。而相較於李師嘉有的詩，也確然有

此感覺；我也曾聞之前輩著名詩人周棄子，也

對溥詩有類似之微言。這也許是溥詩的美中之

不足。但是唐詩注重情韻，語意委婉，宋詩偏

尚哲理，立意深入；唐詩重視自然和情誼，宋

詩着重社會意識和生活態度。此乃社會風尚所

陶鑄，欲求其全，蓋戛戛乎難！

茲依其詩之內容分別各選介若干首，以窺其一

斑：

1、記遊詩：

　　心畬先生〈自傳〉即自言：「好遊名山賦

詩」，故記遊之詩頗多。例如台北近郊碧潭，

即為其經常遊憩之所，因而屢見於吟詠。〈碧

潭遇雨〉即其一例：

   　　板築依高岸，窓扉生夕涼。雨聲連水 

　　　木，巖氣失青蒼。澗暝雞棲桀，風斜鵜 

　　　在梁。亂山驚落葉，秋意滿瀟湘。

寫潭邊遇雨，於氣候變化所產生之夕涼、雨

聲，以及所導致的山巖、溪澗和動物生態之微

妙變化，刻畫細膩而生動。最後以木葉在斜風

細雨中紛紛如受驚嚇而掉落，為風光優美的碧

潭，帶來一片濃濃的秋意，髣髴置身於充滿詩

情畫意的瀟湘作收。其高雅閒澹處，頗神似王

摩詰與韋蘇州，又兼具陶詩之野趣，的為佳

構！

又如《重遊江之島辨天女神祠》：

   　　萬里蓬壺水，馨香滿十洲。蒼茫瞻碧落 

　　　，縹緲起朱樓。似聽湘靈瑟，空懷帝子 

　　　遊。青天懸月鏡，冷照數峯秋。

此詩應為民國四十四年與朱家驊、董作賓三人

聯袂赴韓講學兩週後，溥氏單獨轉往日本，盤

桓逾年，遍覽名勝時之所作。江之島為日本東

京南方神奈川縣外海的小嶼，上有「辨天女神

祠」。心畬先生重遊此地，聯想到我國傳說中

渤海的蓬萊仙島，正與之在同一片海域中遙遙

相對，而有馨香與共之感。又因這位女神美麗

的傳說，聯想到傳說中堯帝之女溺於湘水而成

為湘水之神，並流傳「湘靈鼓瑟」這段淒美的

故事，正可與之相互輝映，因而成詩。最後借

錢起〈省試湘靈鼓瑟〉結句：「曲終人不見，

江上數峯青」的神來之筆，襲其意而易其辭，

亦予人餘味悠然之感。

最後，再舉其〈登舟山〉一首：

   　　古縣臨滄海，城荒石壁存。青山連蟹 

　　　嶼，白浪湧蛟門。潮落漁人少，烽嚴戍 

　　　卒尊。天高驚木葉，況乃近黃昏。

舟山為杭州灣東南之小島，屬定海縣，附近小

嶼羅列，統稱舟山群島，未淪陷前，多作為來

臺之轉運站。1949 年溥公即取道定海乘小船9. 李猷：〈溥心畬先生詩與詞的研究〉，《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故宮博物院，199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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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此。當時尚有國軍駐守，守將劉廉一嘗聞其

盛名，特予接待。溥公驚魂甫定之餘，在此盤

桓十數日，再由政府派機接來臺灣。此詩首聯

先言舟山之地理位置及初見之印象。頷聯寫附

近之形勢，頗能刻劃出山海間動人之㬌觀，屬

對極盡工穩細膩；頸聯上言潮落石出，導致漁

人不便出海；下言烽火方殷，是以戍卒之地

位，益顯尊崇，對偶亦甚見巧妙。最後以黃昏

巳近，樹葉紛紛隨風飄落，襯托蕭颯沈鬱之氛

圍。筆觸頗近於杜甫。

2、題畫與詠物

　　至於題畫詩，他常以曾畫一把上面長有霉

菌的破掃帚，順手題了一首 136 字的古風〈帚

生菌並序〉，結果引來許多人的好奇，著名詩

人陳含光讚賞之餘，也欣然題了一首更長的古

風，相映成趣為例，告訴學生們：「一幅沒有

題字的畫，好像沒有聲音的電影，是索然無味

的；能題詩，才能寫出自己的胸襟，表達作者

之情感。」由於他學飬養深厚，又深具不遜於曹

子建之捷才，所以作畫畢，率多不假思索，隨

手題詩，頃刻完成，常如宿構者。只是品題的

數量太多，倉促之間，難免瑕瑜互見，所以他

自身也往往不甚經意，故爾此類詩甚少存錄。

茲就其不同之題材，摘錄數首，以見不同之匠

心：

首先舉其南渡前〈題雪齋從兄秋江釣艇圖〉為

例：

　　　江楓石上落紛紛，鳴雁飛聲送客聞。

　　　我夢扁舟明月裡，蘆花淺水釣秋雲。

　　雪齋名溥伒，為心畬先生之從兄，詩書畫

皆與他相伯仲。此詩一二句有聲有色，更有動

態，營造出離別之氛圍，高妙而超逸，頗似韋

蘓州；第三句情思幽絕；未句則妙筆天成，與

柳州〈江雪〉同一機杼。

其次再舉其〈題靈猿奉母圖〉以觀之：

　　　峽水盤雲日影遲，獨尋碩果上高枝。

　　　山中讀罷王祥傳，又見靈猿奉母時。

此畫猿猴攀樹採摘蟠桃，題此一詩，不但使觀

者瞭解此畫之內涵，更藉王祥之故實，發揮教

化之功能，在不言中，予人以更深刻之印象。

此之謂潛移默化！                                              

復次，再舉〈題瘦馬圖〉為例，以見其妙：

　　　沙塲戰罷鼓聲沈，老去空餘伏櫪心。 　　 

　　　聞道昭王憐駿骨，崚嶒猶得折黃金。

　　一匹瘦弱之老馬，看似一無可取，故常人

往往忽略其曾有彪炳之戰功，而且今雖踡伏馬

槽之中，卻仍志在千里，實未可等閒視之。因

舉燕昭王之愛憐老馬，以諷世之薄情寡義者，

且讓此不起眼之畫圖，亦隨之頓時增價。最後

再錄其〈詠蘭〉一首，聊兼詠物詩之代表，以

供評賞：

　　　葳蕤在空谷，幽香出石湍。露華湘水 

　　　碧，風葉楚雲寒。海上當春發，湖邊帶 

　　　雨看，曽曾為君子珮，感興起長歎！

　　蓋夫蘭生幽谷，雖無人而自芳。所以自古

以來，皆比之君子，無論種之於庭，或製以為

珮，皆對之鍾愛有加。此詩先言其生長之習性

及其氣味之芬芳以起興。繼而詠其花朵之美，

歌其風葉之搖曳。無論春日之綻放或雨中之丰

姿。均予人以高雅絶絕俗之感受，因而為古今所

愛憐。結處則以時移世變，今人每不知珍惜為

歎，以喻君子之不見重於當世也！風人之旨，

躍然紙上。

　　再如昔曾聞之臺師靜農：曾與大千談及心

畬捷才，大千提起他與心畬同客日本時，新照

一像，心畬看後，立刻為題一詩：

　　　滔滔四海風塵日，宇宙難容一大千 

　　　卻似少陵天寶後，吟詩空憶李青蓮

前兩句，蓋憐大千長期旅居國外，四處奔波；

後兩句以杜甫《春日憶李白》一詩之典故，表

達其相知相惜之情。不但真情流露，且透發南

張、北溥，高視藝壇之氣概。令大千居士，深

深折服，其捷才，率多如此！此亦類於題畫，

因以附焉！

3、感懷詩：

　　心畬先生，身遭喪亂，又逢南渡前後的遽

變，於家國之痛，和親身所歷之感懷，發為吟

詠，蒼涼鬱勃之處，頗類杜甫。玆舉𡿨〈和叔明

弟閒居韻〉為例以申之：

　　　故國青山夕，荒園亂木交。芙蓉開舊 

　　　館，風雨落空巢。荷淨無餘蓋，籬斜不 

　　　繫匏。變衰何限意，秋氣滿堂㘭。

　　叔明即心畬先生之同母弟溥僡，亦能詩。

就此所和詩觀之，可以感受清帝遜位以後，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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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兄弟內心之淒冷。此詩先由故國荒園起興。

頷聯出句之意境頗類岑參〈山房春事〉之「庭

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慨歎人事

之全非，雖有嘉卉，卻只與荒園、亂木、空

巢、無餘蓋、斜籬、不繫匏等等之破落景象相

對應，形成極不相襯之景觀，徒增無限之悲涼

而已。

次就〈蕭山道中〉一詩，余以為應作於 1948
年冬。其詞曰：

　　　遠岸蕭山縣，荒村見幾家。天寒峰積 

　　　雪，江漲水平沙。竹舍多懸網，柴門盡 

　　　績麻。時移陵谷變，誰問故侯瓜。

蕭山在紹興縣西北瀕錢塘江東南岸，與杭州隔

江相對。1948 年溥先生至杭州開會，會後順

道遊覽名勝，於赴蕭山道中，見到一片蕭條之

景象，至為感慨，乃以東陵侯召平，退為布衣

時，窮而以種瓜維生一事以自嘲。

　　復次，1949 年先生不避艱險，違亂來臺，

在逃亡途中，頗多動人之詩篇，茲以〈感遇九

首〉為代表。以文長聊舉其前三首，以見當時

狀況之窘困，及其胸中之憂憤和無奈：

其一

　　　兵戈亂宇宙，乘桴出海門。如何似永 

　　　嘉，萬姓皆南奔。誰煽燎原火，遂令日 

　　　月昏。熒惑入南斗，維藏劃天痕。明夷 

　　　垂其翼，危行道所尊。堅貞循義路，迍 

　　　邅安足論。

其二

　　　大車陷於淖，征夫在塗炭。顛沛攜妻 

　　　孥，南行等奔竄。朝辭錢塘水，暮宿崑 

　　　山縣。馳驅問前路，恆雨河梁斷。壯者 

　　　下推車，婦子坐愁歎。黎民猶不飽，誰 

　　　能強餐飯。

其三

　　　宵征渡南海，萬里浮一竿。布帆掛輕 

　　　舫，三日衝波瀾。遙望沈家門，落日登 

　　　舟山。戍卒檢行旅，狼藉陳沙灘。負戴 

　　　履嵯峨，跋涉經險艱。稚子抱母啼，行 

　　　客多愁顏。野曠風蕭蕭，足繭衣裳寒。 

　　　守將聞客至，勞問羅盤餐。窮途成邂 

　　　逅，感義摧心肝。命也將何尤，俯仰天 

　　　地寬。

　　其中第一首為開宗明義，首先指出國共內

戰，造成了全面的動亂，迫使他不得不乘桴浮

於海，如同西晉時永嘉之亂，造成衣冠南渡一

般。並喻之為火星衝撞南斗，遂使北斗星也為

之隱沒，並被劃了一道天痕，讓賢明的袞袞諸

公盡皆束手無策。他認為此時最需要的是危言

危行的鄂鄂之士，而表明自已將遵遁正義之立

場，而把個人一時的困頓置之度外。義正詞

嚴，令人動容！

　　至於笫二首，則是以白描的手法，敘述一

同逃難者所遭遇到的種種困厄。而第三首，則

以敘述所借以逃亡的工具及所走的路線，蓋從

定縣出海，過沈家門，經三天的海上行程，才

終於抵達舟山。通過崗哨的檢查，然後各自背

負著沈重的行李，抱着啼哭的幼兒，走着崎嶇

的山路，歷經萬難，足繭、衣寒中，才終於抵

達，所幸守將認出他，而給予特別招待，使得

這位從未吃過這種苦頭的舊王孫，倍感溫暖而

感激莫名。與杜甫以五言古詩寫成之〈自京赴

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沈鬱頓挫之氣格，頗

為神似！

4、其它：

　　溥心畬先生之詩，內容非常多樣，實難備

舉。最後再舉數首，以供鑑賞：

　　蓋夫進入民國以後，溥公兄弟分散，故舊

睽違，離群索居之餘，每有懷人之篇，成為其

詩之另一重要元素。例如 < 懷海印上人 >：

　　　自我遯雲谷，俯仰無四鄰。倚杖嘯枯 

　　　木，邈若羲皇人。與君一為別，索居常 

　　　苦辛。冥冥高飛鳶，眇眇潛鱗心。心知 

　　　不相見，永言安能申？

海印上人為心畬先生之摯友，時相唱和。觀此

詩之內容，有遯雲谷、倚杖、羲皇人諸語，應

非年輕居戒臺寺之時的口吻。故筆者研判，當

作於移居萬壽夀山之時。詩中於報告近況之餘，

形容對方如高飛之雁，而自喻如潛入水中之

魚，深以未能晤面暢談為憾。詩風樸質而情

意真切，頗具漢魏五古之規模。又如〈憶舍

弟僡〉：

　　　離亂無鄉信，登樓望落霞。故妻猶有 

　　　墓，遷客已無家。舊事傷春草，秋風冷 

　　　棣華。中原成絕絶國，鴻雁隔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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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懷念其同母弟溥僡僡之作。蓋渡海來臺之初所

撰。首聯以親人分散，音訊全無，登樓遠眺，

徒見落霞起興。讓他想到去世不久之妻室還有

墳墓可以依託，已身則有無家可歸之歎！頸聯

點出如今兄弟之親，卻如同棠棣之華，淒冷於

秋風之中。而中原竟如同絶絕域，連鴻雁都無法

代為傳書！言下傷感已極。

　　再如〈己亥中秋〉，時當避地來臺十年，

適逄中秋，不禁有懷鄕鄉之情。其詞曰：

　　　避地懷佳節，棲遲強自歡。天香飄月 

　　　桂，露氣濕庭蘭。別緒銜杯起，愁心攬 

　　　鏡看。故鄉當此夜，湖上不勝寒。

此詩寫佳節中強自取樂之心情。由於歸期未

卜，徒自舉杯問月，攬鏡神傷。遙想故鄉今夜

之情景，蓋不勝其欷歔。全篇溫柔敦厚，是所

謂勞而不怨者矣！

　　再者，心畬先生與時人相互贈答之詩，亦

有可觀。如𡿨〈贈外舅吉甫總督〉：

　　　渭水東流入亂山，秦兵捲甲一時還。

　　　灞陵夜宿無人識，木落秋高出武關。

吉甫即曾任陝甘總督升允，1904 年，于右任

先生赴開封欲參加禮部試，因《半哭半笑樓詩

集》有：「太平思想何由見？革命方能不自

囚！」「女權濫用千秋戒，香粉不應再誤人！」

之句，遭人檢舉，其上奏清廷，並下令通緝者，

即為此人。清帝遜位，亦隨即解甲回陝。1917
年，心畬先生所娶之元配羅清媛，即為升允之

女。此詩中之「灞陵」、「武關」，皆陝西地

名。灞陵為漢文帝陵墓所在；「武關」為戰國

時秦之南關。此短小之絶絕句，蓋歌讚升允當年

之武勇，格古氣雄，頗似王少伯之塞下曲。此

詩未繫年，或作於娶升允之女以前。

　　心畬先生與羅清媛女士婚後鶼鰈情深，詎

料羅女卻不幸於 1944 年病故，心畬先生極度

悲愴，曾曽作許多首悼亡詩，情意真摯，悱惻動

人。茲舉其臨終前一年所作〈七夕悼羅夫人〉

為例：

　　　當年歡笑語，盡作斷腸音。碧海留長 

　　　恨，黃泉隔寸心。山邱思故國，天地入 

　　　悲吟。後死非長計，空教百感侵。

時元配已逝世達 18 年之久，而其思念之殷，

痛不欲生之情，依然如此深切，聞之者無不動

容。而其次年即隨亡妻而去，其亦有其不能自

已者乎！

　　最後再舉一首〈秋思回文〉一首，此類詩

為心畬先生所特有，古今能之者無多，可以見

中國文字之巧妙！其詞如下：

　　　簫鳳空吟秋夜長，碧波晴望更飛霜。潮 

　　　平欲送雲帆去，月落還悲客館荒。高樹 

　　　煙光秋瑟瑟，近江寒色晚蒼蒼。飄風暗 

　　　起驚鴻宿，遙夢歸家山葉黃。

　　此詩由首向末字讀之，固為一首清麗可

頌，且符合詩律要求之七言律詩，而妙在由最

末一字向前讀之，又成為另一首合律之七言律

詩。可謂極具匠心。此不但需要超人之才氣，

更需細心與耐心，始克成之。雖屬文人之遊戲

筆墨，僅可視為文學之小道旁支，然亦足眩人

耳目，並見風雅。

四、溥心畬書法的特色與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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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的歷程

他在 < 自敘 > 中，曾自述其自幼學習書法的情

形：

　　　余束髮受學，先學執筆、懸腕，次學磨 

　　　墨，必期平正。磨墨之功，可以兼習運 

　　　腕，使能圓轉。師又命在紙懸腕畫圓 

　　　圈，提筆細畫，習之既久，自能圓轉， 

　　　< 書譜 > 所謂使轉也。古人習字，書於 

　　　觚上，觚有稜，上窄下寬，立於几上， 

　　　書時勢必懸腕，人人皆童而習之，書法 

　　　自然工妙，與懸腕畫圈一理。10 

可見他從小就接受非常嚴格的書法基礎訓練。

因為懸腕和磨墨，不但能訓練腕力，更在運筆

之時，能使轉如意。而懸腕畫圈圈，不但要能

細、均勻，更要能運用中鋒，讓筆沉穩之外，

且能筆筆入紙。這些都是非常受用的。

　　這一點，啟功先生在 < 溥心畬先生南渡前

的藝術生涯 > 一文，還特別強調：「先生臂力

很強，兄弟二位幼年都曾從李子濂先生習太極

明 道 學 術 論 壇
第十一卷第二期、
第十二卷第一期
( 合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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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心畬、叔明兩先生到中年時，還能穿過

板凳底下往來打拳，足見腰腿可以下到極低的

程度。」並說：「大家都知道，寫字、作畫皆

以筆為主要工具。用筆當然不是要用大力、死

力，但腕力強的人，行筆不致疲軟 ，寫出畫

出的筆劃，自然會堅挺的多。」11 我們試想心

畬先生的書畫線條，無不剛健有力，出鋒尤其

堅挺，雖小至細楷依然如此。這些訓練都大有

助益。實者心畬先生除以上之訓練外，其精擅

騎術，亦有作用。

    在執筆方面，他主張鵝頭法，他的解釋是：

「說者謂王羲之喜鵝，意在取其轉項，如人之

執筆轉腕以結字。」以求點畫之不滯。其說甚

有見地。

    至於學習的先後順序，他在 < 自敘 > 中，

也有相當詳盡的說明：

　　　余書雖終不能工，然臨寫古人已四十 

　　　年。初寫篆隸真書，大字由顏、柳、歐， 

　　　後即專寫 < 圭峰碑 >；小楷初寫 < 曹娥 

　　　碑 >、< 洛神賦 >，後亦寫隋碑；行書 

　　　臨 < 蘭亭 >、< 聖教 >，又喜米南宮書， 

　　　臨寫二十年，知米書出王大令、褚河 

　　　南，遂不專米帖。錢梅溪嘗論米之天資 

　　　超邁，後人不易輕學，徒自取病。余初 

　　　學米書，祇有欹側獷野，而少秀逸，不 

　　　知探本窮源，至有此病，後學大令、虞、 

　　　褚，始稍稍改正。12 

可見他是先學篆隸，以追求線條之質實穩健，

然後以唐楷之筆法與結構奠其基，再以小楷益

其端秀，以隋碑益其質實。行書則先寫蘭亭、

聖教，再學米芾。學之既久，而病其欹側獷野，

然後以大令、虞、褚，追求秀逸之氣。他學習

的歷程是相當廣泛而有步驟的。這些論述，我

們就不難探知其風格形成之脈絡。

10. 陳雋甫筆記：〈溥心畬先生自述〉．《雄獅美術》第 39 期（1974 
      年 5 月）
11. 陳雋甫筆記：〈溥心畬先生自述〉．《雄獅美術》第 39 期（1974 
      年 5 月）
12. 陳雋甫筆記：〈溥心畬先生自述〉．《雄獅美術》第 39 期（1974 
      年 5 月）

13. 郁昌經：< 寒玉堂學書記 >，《時代生活》，57 期，貢 25。
14. 啟功：< 傅心畬南渡前的藝術生涯 >，《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研討  
   會論文集》臺北故宮博物院，1994 年 5 月。
15.《寒玉堂論書畫真書獲麟解》< 書論 >1958，台北：世界書局。

（二）、楷書風格的形成

　　心畬先生的楷書，雖然自稱學習顏柳，但

以現存墨跡觀之，實以柳體之影響較為顯著。

他又稱「後即專寫圭峰碑」。《圭峰禪師碑》

（圖 1）為唐裴休所書。康有為《廣藝舟雙楫》

稱：「唐末柳誠懸、沈傳師、裴休，並以遒勁

取勝，皆有清勁方整之氣。」裴休之楷書，近

於歐陽率更，與柳誠懸尤為近似（圖 2），但

關節不如柳書之顯著，他的特點是筆畫往往是

刀斬斧齊，結體則內緊外鬆，因而遒勁中而有

嫵媚之致。郁昌經 < 寒玉堂學書記 > 中記敘

溥心畬當年教學之情形時說：「先生教人寫楷

書，先從裴休的 < 圭峰禪師碑 > 入手。清代的

書家，自王虛舟始，歷成親王到吳榮光，在這

段時期內，似乎莫不以 < 圭峰碑 > 作學書的敲

門磚。學 < 圭峰碑 > 以後，可臨柳書 < 玄秘塔

>，如果能將這兩碑學好，楷書就有了很好的

基礎。」13 可見，溥先生非常重視此碑。不但

教導學生學習，他所寫的 < 絳珠玉蕊七言聯 >
（圖 3）、< 新竹重建文廟碑 >（圖 4）等等，

很顯然都胎息於此。我早年學柳，即因筋骨太

露，王師壯為即命我取此二件書跡參悟，果然

頗有助益。

    　除了以上所論，我注意到溥心畬先生有部

分楷書，提按頓挫相當分明，而且筆鋒特別銳

利，棱角突出（圖 5、圖 6），像極了成親王

永瑆的端楷（圖 7、圖 8），及至拜讀啟功先

生 < 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 > 一文所

稱：「才接近五十多歲時，寫的字特別像成親

王的精楷樣子，也見到先生不惜重資購買成親

王晚年的楷書。」並謂「我們旗下人寫字，可

以說沒有不從成親王入手，甚至以成親王為最

高標準的，心畬先生豈能例外。」14 可見他早

年就對成親王下過功夫，所以有時無論有意無

意之間，都會呈現出過去所學的一些特質，實

屬自然。

    　他在《寒玉堂論書畫真書獲麟解》中說：

「習真書，筆太圓渾，肉多於骨，不解使轉，

欲救其弊，則寫 < 九成宮 >、< 道因碑 >、< 多

寶塔 >、< 玄秘塔 >、< 圭峰碑 >，則筆勁健。

筆太強拔而少含蓄，欲救其弊，則寫二王小楷

< 誓墓文 >、< 霜寒來禽 > 等帖、虞永興 < 廟

堂碑 >，則筆渾厚。」15 可見他並非悶頭一意

臨寫，而是懂得如何相互融通，以濟成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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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溥心畬繪畫的特色與
成就

（一）、溥心畬的繪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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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壯為：< 憶王孫 >《藝文誌》第二期，1965，11。
17. 同註 14

（三）、行草風格的形成與特色
（四）、篆隸的風格與特色

　　清代的書壇，由於康熙、乾隆的倡導，書

風除了上承二王之外，趙孟頫、董其昌尤備受

推崇，成為爭相學習的對象。而董其昌的《畫

禪室隨筆》中，對米芾頗多稱許，仿效者亦眾。

在此一氛圍下，溥心畬也對米芾頗多致意。加

上他有家藏古法書極多。例如陸機<平復帖>、

王羲之 < 游目帖 >、顏真卿 < 告身帖 >、懷素

的 < 苦筍帖 > 和米芾手札等等，對溥先生都有

諸多影響。而他最常臨寫的則是米、趙兩家，

甚得其風韻。而他早年的小行書，顯然也頗受

褚遂良 < 枯樹賦 > 的影響。而啟功則認為：「心

畬先生早年的行楷書法，受永光的影響是相當

可觀的！」又謂：「（心畬先生）無論臨過什

麼唐人楷書的碑板，及至提筆揮毫，主要的運

筆辦法，還是從永光來的。」17 永光之書，余

不得而見，惟自啟功前文的敘述，曾謂「和尚

袍袖寬博，寫字時右手提起筆來，左手還要去

攏起右手袍袖，絕無扶墻摸壁的死點畫，而多

具有疏散的風格。」之語推之，早年所書，應

不若今日之嚴謹。觀其早年所書《聲畫集》（圖

10）及 1931 年 < 山水冊題識 >（圖 11），確

實如其 < 自敘 > 中所說「只有欹側狂野，而少

秀逸。」皆可為佐證。及至中年以後，乃漸趨

精雅，多提按緩急之變化，行氣亦顯見酣暢淋

漓（圖 12）。到了五十歲以後，他的行書更

臻純熟而大器，其用筆極其勁健而風姿飄逸，

結體則優雅大方，加上他晚年好寫草書，因而

揮毫間，輕重疾徐，變化自如，頓挫起伏，跳

躍飛騰，筆趣橫生，行間連筆不多，然而自然

錯落，一派神行，不愧為當世書壇之宗匠。（圖

13）他告訴他的大弟子江兆申：「寫字功夫，

到最後要多看明人的條幅，看他整張紙中的行

氣布白。」至於他的雅逸之氣和特有的書卷氣

息，則是道德文章所散發出來的光芒，非可強

而致也！

　　至於草書，因得墨妙軒署孫過庭款之草書

千文，并親手雙鉤懷素 < 苦筍帖 > 多本，還倩

人鐫刻上石，足見用功之勤，因而迴旋轉折，

無所滯礙，亦有可觀。（圖 14）

　　前面曾引 < 溥心畬自述 > 中雖自云：「初

寫篆、隸、真、書」。但自其集中，篆隸的作

品極少，想來只是用以訓練腕力及運筆之圓

轉、平正和線條的勻淨、紮實。以他的才性，

也應當比較不會喜愛這兩種形體刻板而不易表

現才華，並且又較少實用價值的字體。雖然也

會偶有所作，但較之清季熱衷於篆隸創作的大

家，自然就顯得比較平庸。

　　例如他書於 1961 年的 < 辛丑八月臨李陽

冰篆 >（圖 15），筆畫瘦勁，勻圓，筆筆中

鋒。結體則勻整對襯，不偏不倚，為標準之鐵

線篆，極見功力。

　　 至 於 1963 年 所 書 < 隸 書 六 言 聯 >（ 圖

16），矩度森嚴，其用筆、結字、布白，均無

懈可擊，而端莊典雅，溫文和暢，亦不失為佳

構，只是天機不足，尚難造於高妙。

王師壯為曾謂：「我以為當代書家，論楷法的

謹嚴精妙，應該以他為第一。」16 實的當之論。

    　至於他的小楷，自云：「初寫 < 曹娥碑 >、

< 洛神賦 >，而觀其所作，除遵循二王法度之

外，亦有參酌趙孟頫與文徵明者。」他的《寒

玉堂論書畫》曾謂：「舊本難覯，近世翻摹，

猶虎豹之鞹矣！與其學翻刻俗本，不若臨文待

詔小楷，尚能觀其筆法」。觀其己丑年所書小

楷 < 杜甫西閣雨望詩 >（圖 9），體勢俊俏，

結體謹嚴，郎暢寬綽有餘，其點畫則極為剛

健，而提頓分明，粗細懸殊，雖極細處，亦皆

筆力貫注，絲毫不懈，其鋒利處，如刀刃之新

發於硎，極盡妍妙。當受文徵明墨蹟之影響甚

鉅。

　　溥心畬先生為文苑全才，已如上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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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溥心畬的山水畫

　　溥心畬先生的畫路甚廣，舉凡山水、人

物、花卉、翎毛和草蟲等等，皆各壇勝場，但

仍以傳統山水為主。

　　眾所周知，中國山水畫興起於唐代，經由

宋代李成、范寬、李唐諸大家之開拓而臻於極

盛。到了元朝，山水畫已成繪畫的主流。至明

董其昌時，將之區分為南宗和北宗：「南宗」

溯源於唐王維，重渲染少鉤勒，以秀麗稱，其

後荊浩、關仝、董源、巨然、米芾、米友仁，

以至元四家、明四家、清初四王等屬之，畫家

以文人士大夫為主；「北宗」則源於唐李思

訓，山石峭拔，設色濃重，以剛勁勝，其後趙

幹、趙伯駒、夏圭、馬遠等屬之，畫家則以宮

廷畫家和專業畫家為主。由於元代以後，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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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平生最饒盛名者，厥為繪事。而其本身則

自認為詩高於書，書又高於畫，尋繹其言，

實亦蘊含至理。因為惟其具有超脫世俗之胸

襟，以及深厚的文化涵養，才會有卓異超妙

的詩心，有了卓異超妙的詩心，則於揮筆之

際，才會有不同凡俗的筆趣和墨韻流瀉於筆

端，而形成有情性有生命的書法作品，而以這

樣的筆觸線條和意境去處理畫面，自然會產

生一片天機，如此周而復始，相互生發，因

而造就了這位文苑的全才。啟功先生在 < 溥

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 >18 一文中曾謂： 

　　　先生對於後學青年，一向非常關心，諄 

　　　諄囑咐好好唸書，我向先生問書畫方法 

　　　和道理，先生總是指導怎樣作詩，常常 

　　　說畫不用多學，詩做好了，畫自然會 

　　　好。我曾產生過罪過的想法，以為先生　　　　　　　　　 

　　　作畫每每拿筆那麼一塗，並沒講求過什 

　　　麼皴、什麼點。教我作好詩，可能是一 

　　　種搪塞手段。後來我那位學畫的啟蒙老

　　　師賈藝民先生也這樣教導我。他們兩位 

　　　並沒有商量過啊，這才扭轉了我對心畬 

　　　先生教導的誤解，到今天六十年來，又 

　　　重拾畫筆畫些小景，不知怎麼回事，畫 

　　　完了，詩也有了。還常蒙觀者謬獎，說 

　　　我那些小詩比畫好些，使我自懺當年對 

　　　先生教導的半信半疑。

溥心畬來臺以後，向他學畫的人，非常眾多，

他也總是教人多讀書，並學習作詩。他在《寒

玉堂畫論》中說：「我沒有從師學過畫，如果

把字寫得好，詩作得好，作畫不難！」19 因為

他認為畫的精神，是在氣韻，而「胸襟高尚，

氣韻自生。」非可學而致。所以啟功先生說：

「他的繪畫造詣，實在是天資所成，或者說天

資遠在功力之上，甚至竟可以說，先生對畫藝

並沒有下過多少工夫。」20 不過，心畬先生家

藏甚多名貴的古畫，他在經常摩挲之餘，以其

學問的根柢，書法的筆墨技巧，再加上他特有

的慧根，經過一段歲月的嘗試和磨練，因而無

師自通，最後竟爾卓然有成，這也是極有可能

的。何況他隱居西山時期，謝絕交游，終日讀

18. 同註 14
19.《寒玉堂書畫論》江兆申手抄本，台北源展，1990 年 12 月。 
20. 同註 14

書寫字，並用心臨摹家藏的古畫，只是當時無

人請益，全靠自己潛心從中去揣摩領悟，所下

的功夫，亦自不少。在 < 自述 > 一文中，他

曾自述學畫的經過說：

　　　余居馬鞍山，始習畫，余性喜文藻，於 

　　　治經之外，雖學作古文，而多喜作駢儷 

　　　之文，駢儷近畫，故又喜畫，當時家藏 

　　　唐宋名畫，尚有數卷，日夕臨摹，兼習 

　　　六法十二忌及論畫之書，又喜游山水， 

　　　觀山川晦明變化之狀，以書法用筆為 

　　　之，逐漸學步，時山居與世若隔，故無 

　　　師承，亦無畫友，習之甚久，進境極遲， 

　　　漸通其道，悟其理蘊，遂覺信筆所及， 

　　　無往不可。初學四王，後知四王少含 

　　　蓄，筆多偏鋒，遂學董、巨、劉松年、 

　　　馬、夏，用篆籀之筆。始習南宗，後習 

　　　北宗，然後始畫人物、鞍馬、翎毛、畫 

　　　竹之類，然不及習書法用功之專，以書 

　　　法作畫，畫自易工，以其餘事，故工拙 

　　　亦不自計。

由他這段自述可知他的畫學淵源，以及對繪畫

的看法，和不計工拙的心理。然而今據啟功先

生所曾親眼目睹他所模仿的宋代無款山水長

卷，認為「可以大膽地肯定說，竟比原件提高

若干度。」可見其才情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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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公望、倪瓚、王蒙諸文人畫家的表現，使山

水畫發展為表現藝術家個人性格、情感的重要

媒介，而明初興起以戴進為首，祖述馬夏的浙

派，則因未能有所開拓，至其末流，更充滿專

業畫家的匠氣，故董其昌於其《畫禪室隨筆》

頗多貶抑之詞，亦漸為士大所鄙薄，因而一蹶

不振。及至溥心畬先生，雖祖述馬遠、夏圭所

代表的北宗，卻進而以其詩書文采，加上文人

自然主義的靈感，以化實為虛之法，彰顯山川

之靈秀，並予人以更多豐富想像的空間，一掃

浙派原有的制式和粗獷，而具有清新的面貌，

成為當代文人畫的標竿，這一段歷程，是最值

得稱述的！茲舉其若干畫作，試為介析於後：

　　溥心畬的山水，早年就是從北宗入手，受

馬遠、夏圭的影響較多，亦受益於他家藏中一

直最為鍾愛，直至 1935 年賣給納爾遜美術館

席克門的宋人無款長卷。

　　在此，本文首先以他所臨摹夏圭的〈松下

論道圖〉（圖 17）為例，以見其風格之一斑：

　　他山水畫中，最常以松樹為主體，因為他

認為松柏象徵着清高孤傲的人品。松樹的生長歷

程，往往是歷盡風霜，在艱難困頓中逐漸茁

壯。所以在心畬先生手下的松樹，大都枝幹虯

曲回折，如龍蟠鳳舉之千姿百態。所以此圖

中，松樹的枝葉枒槎，佔據了最重要的畫面，

然後下方的岩石上有兩位高士促膝而坐，以應

此畫之主題，並襯托人物之清雅。除此之外，

左有崇巗巌峭壁，中有飛泉由枝葉間一瀉直下，

化為潺潺的谿澗；右有岩壁矗立道旁，上方一

片空靈，下方則有一名僮子全神貫注地烹茶，

構成一幅祥和清雅的畫面。右上空白處，以其

蕭灑秀麗的筆跡題詩並落款。內容是：「石罅

雲生五月寒，青松高挂薜蘿斑。鳥啼林際山愈

靜，澗底清流響激湍。」「心畬臨夏圭山水並

題」，一方面為此畫作了很好的詮釋，同時也

更添高雅的氣息。

　　其次，本文再選擇一件他 1959 年所繪，

現為美國國會圖書館王冀私人收藏的〈雪中山

水圖〉（圖 18）加以分析：此畫是一件以高

遠構圖的雪霽後的江景，純以墨色繪成。右下

角的近景，首先是江石上矗立着兩棵勁挺的長

松，側邊停靠一只渡船，松樹前則有工緻的界

畫江亭，中有一高士憑欄遠眺，後有僮僕隨

侍，顯得非常和諧。遠處則有一座雪山，向左

迤邐延伸；山中寺廟，隱約可見，山下有多艘

豎立桅桿的船隻，更讓畫面顯得寒冷而清寂。

此外，江面全以淡墨渲染，天空則改以略深的

水墨渲染，以襯托出皚皚白雪，整個畫面空靈

而不空虛，極其精緻而幽雅。左上方則有三行

題句及落款，憑添濃厚的詩意。在品像上雖頗

近於南宋的宮廷畫，卻也不乏南宗的筆墨和文

人畫特有的雅趣，為往後的文人畫，開拓了新

的蹊徑，這是最值得稱道的！

　　復次，這件高僅 28 公分的橫披〈松岩圖〉

（圖 19），篇幅雖小，但通過陡峭矗立而或

聚或散的三座山巖之鈎勒，仍有壁立千仞的氣

勢，右邊的主峯不但嶔崎多變，而古松參天，

氣槪尤為不凡；左邊橫出之松枝，與左旁的

巖壁巧妙的啣接，使三巖合成一氣。主峯的右

側，另有一角斜壁，讓畫面更顯得豐富而有靈

動。全幅皆藉乾濕、深淺、粗細不同的筆道畫

成，不待渲染，而自然呈現山巖之肌理和厚實

感，加上古松枝幹之虯曲和松葉聚散之變化，

非常可觀！他在《寒玉堂論書畫》中説：「畫

有皴皺而無渲染，謂之無墨；但有渲染而無皴

皺，謂之無筆。與其無筆，寧可無墨，故筆妙

者，起伏輕重，已分明晦，稍加渲染足矣！」

本圖正是此中妙筆！ 
　　再者，圖中的〈松壑圖〉（圖 20）是一

件 3 尺 x6 尺的巨幅山水，綿亙的群山，鋪排

有序的松林，頗具李唐〈萬壑松風〉的磅礡氣

勢，更讓我們體認到心畬先生的胸中丘壑，這

正是張璪所稱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他先以淡墨鉤勒出群山的輪廓，然後再以濃淡

不同的墨色，以其極為嫻熟的技法．皴擦出各

個山壁不同的肌理，再以細膩而剛健的筆道，

描繪出近景中茂密而又風情萬種的松林，和中

段各個山頭一排排的寒林，不僅深具音樂的節

奏感，同時不假雲水的間隔，僅藉墨色的濃

淡，讓前後層次分明，並藉層層㸃染，烘托出

極為幽雅、深邃的意境。加上用筆洗練暢達，

旣使整個畫面充滿靈氣，散發着濃郁的文人氣

息，又可窺見專業畫家的高度技巧，實質地延

續了院體的傳統，又涵融了趙孟頫、唐寅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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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讓鐘聲迴盪於寛濶的空際，與王維〈過香積

寺〉「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之句，同

一機杼，有因鐘聲而驚覺有寺之效果，更憑添

了無限的詩意。似此愈是簡淨之筆墨，往往愈

能散發常人所難企及的清逸之氣。

（二）、人物

      溥心畬之畫人物，除用以㸃景者外，以人物

為畫之主體者，當以觀音神像較為大宗。其所

以如此，蓋緣本於赤子之心，事母至孝。當

1936 年 11 月 26 日其母項太夫人病逝時，停

柩北京廣化寺，髹漆棺木，並以泥金在整個棺

柩上寫小楷佛經，為老夫人祈福，蔚為大觀。

另以自身血液，和以朱墨，或畫佛像，或寫佛

經，以資回向。其後每逢此日，率皆如此，以

表達對母親之感念，故流傳頗多。蓋其心目中

之項太夫人，實即觀音菩薩之化身也！

      至於其筆下之觀音大士，或坐或立，或於

巖下，或於雲端，或於水波之上，或於蓮花座

中，式様繁多。其中頭巾和服飾，與手上所持，

亦繁省不一；儀態與表情，也各有明顯之差

異：皆在於作畫當下心中之所營造，而無固定

之底稿和旣有之模式。本文所錄題為〈觀世音菩

薩聖像〉（圖 23），作於 1961 年。此作法像

秀麗莊嚴，右手持柳枝，左手持浄瓶，雙腳各踩

蓮花，以示普濟天下眾生。而其低頭環顧眾生

之神情，尤顯現大無量之慈悲。而體態婀娜，

衣着上之巾帶、袍袖、裙擺，迎風飄動，飄逸而

脫俗。而整幅皆以白描為之，綫條柔中帶勁，流

利而生動，非常清雅。最後以鐵線篆署畫名，

亦極調和，的為珍品。

      其次，心畬先生也常畫鍾馗（圖 24），相

傳其畫像初為唐人吳道子據唐玄宗描述其夢中

所見畫成，其人則誓言盡除天下之妖孼，故民間

舊俗毎於除日懸其像以降魔伏妖。後世又多改於

端午懸之。此圖中，心畬先生一改其細筆鉤

勒，而易以粗獷之筆，以符合其人威猛之特

質。加上左手持板笏，右手執長劍，濃眉大眼，

鬚髭奮張之形相，尤足以令妖魔喪膽。姑不論

其是否確有此實效，亦差堪穩定人心，並成為

雅俗共賞之民俗藝術。

      再其次，更舉〈送窮鬼〉（圖 25）一圖，

以見我國民俗之儘多耐人尋味者。蓋夫孔子毎喻

　　最後，再舉他的說明圖 20、圖 21〈蕭寺

鐘聲〉（圖 22），這是一件所謂逸筆草草的

山水小品，構圖非常簡單，他先用淡墨畫了幾

個遠處的山頭，再用圓渾厚重的筆觸點染山崚

上的草木，另用平行的橫點，點出樹林，並在

山氣絪緼之間，以簡練的筆觸，鈎勒出遠處的廟

宇和高塔。最後在近處畫出曲折的沙灘，呈現

出一片清遠的的畫面，簡淨而富有詩意。充分

地顯現出代表明代文人畫派的沈周傳統，而完

全拉開了代表北宗的馬、夏傳統。顯示出心畬

先生正如同唐寅一般的文人畫家，能不拘於朝

代與宗派，而熟練地呈現各種不同的畫題和畫

風，並達到詩書畫融為一體的境界，可以為文

人畫的標竿。至於畫上的題詩：「雲氣隱隠蕭寺，

峰巒隔幾重。雲深迷去路，空際但聞鐘。」有

明諸家濃厚的文人氣息，在中國繪畫史上，當

有一定的地位！  他的《寒玉堂 論畫》曾謂：

「山不難於巍峩，而難於博大；不難於清華，

而難於古厚。」此件〈山壑圖〉正是兼博大而

古厚者。

      至於圖中的〈雲際飛閣〉（圖 21）是他晚

年常見的一種風格：此圖分為兩個區塊，前為

大小相互攢蹙的山岩，其皴法看似斧劈，實則

不拘一格，頗類黃公望之隨意賦形；岩上雜樹

參差，木葉則以墨點圍繞雙鉤，以增加林木的

層次感。看似界畫的精美樓閣及其下方的平臺

和護欄，則掩映於樹叢間甚饒詩意。

      上方的區塊，為煙靄雲霧所隔離，看似空

無所有，實則其中尚有無限的境地，可以啟想

像的空間，正如王摩詰〈終南山〉：「白雲迴

望合，青靄入看無」那種似無而實有的意境，

才是最耐人咀嚼的！這正是所謂的：用情於筆

墨之外！故惲夀平論畫，有謂：「今人用心在

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心畬先

生所為如此，自有其用心！ 
      再者，此作皆藉墨色之濃淡和筆觸之變化，

來呈現豐富的意境和內涵，分寸之拿捏，完全

恰到好處，確屬畫中之上品。其左上角並題詩

一首詩曰：「飛閣倚雲際，蒼茫見數峯。憑欄

送歸雁，潭際起蛟龍。」其中凡畫面所未見者，

也正是可供想像與搜尋之線索，轉覺另有一番

意趣！此其所以能獨具一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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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余馬良也！

　　由於長期觀察且騎馭之，互動頻頻，於馬

匹之種類和習性，知之甚諗，亦有深厚之情

感，因而下筆之際，於神形之捕捉，自能格外

精準。例如 1960 年的〈百馬圖〉，畫群馬奔

騰於大漠與水澤之間的景象，極為壯觀；而部

分或涉水、或飲水、或踟躕於水邊者，則亦各

有不同之意態，極為精彩動人。

     茲就〈馴馬圖〉（圖 27）觀之，乃豢養於

天子之廐的龍媒駿馬，性猶桀驁，騣鬣上指，後

腳騰空，尾亦揚起，蓋意欲騰躍而去，奚官則

緊急勒韁以控之，因而上身微微後仰，前腳腳

跟抵住地面，使馬首朝下，止其向前。人、馬

之體勢與神情，均畢肖而生動。此畫可見溥氏

畫馬之法，乃得力於北宋李公麟以線條描摹為

主之馬畫，而與曾仕於康、雍、乾三朝之義大

利畫家郎世寧重視立體透視的西方寫實技法異

致。尤其他線條勾勒之精準，及筆道間爽勁之

質感，乃得力於書法深厚之功力，尤非其它人

所能及。其上並題七絕一首：「天閑十二盡龍

媒，漠漠風沙縞素開。落日關山金鼓振，戰場

始識出羣群才。」詩中首二句分別點出豢養此馬

之主人和品類，以及馬之產地及其所經常承受

之大自然的淬練，殊非等閑；後兩句則預期一

旦爆發戰爭，在喧天的戰鼓聲中，必能充分顯

現此馬出眾之才能，為戰爭增添勝算。

      其次，再舉其〈臨趙孟頫𡿨騎馬圖〉（圖

28）為例，欣賞奚官之馬上英姿。從畫中題詩，

可見其亦為豢養於天廐子之名馬，所不同者，此

為「五花散作雲滿身」之五花馬，而且還有「青

絲繫馬尾，珠玉絡馬頭」之類的裝飾，看起來

神采奕奕，又非常溫馴 ，並具有不凡的富貴

氣息。觀其馬蹄輕盈，走路四平八穩：顯然是

經過充分的馴服與訓練，以供高官或儀隊乘

坐，或於戰爭中引駕元戎之用。畫上題詩絶一首：

「玉關盡日雪初飛，聞道單于未解圍。自有天

閑珠絡馬，五花遙帶戰雲歸。」這種曩昔的美

好印象，應該正是這位王孫時縈腦際的夢想。

      除了駿馬驊騮之外，心畲畬先生另一常見於

筆下者，當屬猿猴。例如國立歷史博物館珍藏

的〈十猿圖長卷〉，寫十隻猿猴在峽谷間盡情

攀緣、戲耍，充分顯現自然生態特有之情趣，

人以「貧而樂，富而好禮。」然而畢竟捉襟見

肘之生活，窮愁潦倒之境遇，必為絶大多數人所

不樂見。故韓愈有〈送窮文〉，雖以嘲諷戱之筆

調，正言若反，以自言「君子固窮」之道，而

揆其旨趣，亦不可能喜歡貧窮。此作繪一人持

棍棒追打窮鬼，而窮鬼則緊急逃竄之有趣而精

彩的畫面。畫上則題曰：「一棍打出窮鬼去」

其下曰：「結黨復成群羣，賢愚兩不分。今宵逃

竄去，遠勝送窮文。」不但幽默，且極愜於常

人內心之所蘄向，抑亦充分顯現心畬先生之風

趣。

      此外，心畬先生尚有不少詼諧逗趣之題材，

亦頗邀人青眼。例如他 1954 年所繪〈三駝圖〉

（圖 26），余早年曾於《暢流》雜誌封面見之，

至今六十年而記憶猶新，足見其入人之深。畫

中僅畫三位駝背者，其中兩人相互拱手作揖，

另一人則拍手大笑。畫上題曰：「昔日王駝去

探親，郭駝相遇問前因。趙駝拍手呵呵笑，世

上而今少直人。」以駝背喻不直，今圖中僅三

人，竟爾皆不直者，則直人之少可知。以諷今

世之人，多不惜降志辱身，以謀取功名利祿，

看在滿身傲骨的心畬先生眼中，蓋不勝其鄙

夷！而此種輕鬆之諷喻方式，最能發人深省，

卻又不至引發衝突，最為明智！

（三）、動物

      人物之外，心畬先生也常畫動物，諸如：

駿馬、猛虎、駱駝、狼、犬、羊、猿猴、鳥

雀、珍禽、蝶、鶴、鷺、鳧、鱗介等等，凡興

之所至，皆能騁其妙筆，各依其不同之生態，

畫得栩栩如生，並且往往能隨意賦形，而各得

其妙。其中又以所繪駿馬，數量最多，亦最能

得其形神之絶詣。此乃因身為旗人，又是宗室子

弟，自少年即受嚴格之馬術訓練，於其讀書習

藝之餘，時以馬術自娛，亦以自矜。其〈自述〉

中嘗謂：

            暇時，則馳馬郊外，時有回疆栗色馬，寛 

　　   寬膊高蹏，性烈不受羈，余能騎之。腿短 

　　　不能踏蹬，則短其鐙。及至郊外，縱轡 

　　　奔騰。時禁衛軍方在北郊列操，待命而 

　　　未成列，忽見童子騎栗色馬，絕塵而 

　　　馳，以為奇，有騎數人，合噪而促之， 

　　　環郊數里，終不能及，蓋騎兵之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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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老而彌篤。而盤根石罅，可卜其鞏固而久

遠，此正是心畬先生魂牽夢縈之意象，而可資

玩味者。畫右兩行充滿活力之題句為：「雙龍

偃蹇，幽谷御風。天際成霖，下視十州。三島

茫茫，九點煙深。」其霖雨蒼生之念，亦見仁

民愛物之胸懷。

      次舉國立歷史博物館所藏〈秋荷白鷺〉（圖

31）觀之：此畫除稀疏的紅蓼以朱點點綴外，

悉賴墨色之濃淡變化，以呈現各種優美生動的

景物。其構圖則以秋荷為主體，先由畫幅上方

的一片擎起而翻風之荷葉，及荷葉右上方的一

粒蓮蓬為起點，以淡墨各着一長而彎曲的荷桿，

向右下延伸至另一片靠右側之荷葉。又在此荷

葉下方，緊接地畫一佇立於水塘，而正向左方

注視水面動靜的白鷺，再於白鷺右下方的水

面，着植幾株水草，構成此畫之主要動線。畫中

荷葉隨風搖曳，曼妙多姿；白鷺經以白色顏料

作底，再用很淡的墨色稍加鉤勒，即產生明顯

的層次，而且旣有羽毛豐美蓬鬆之質感，又有臨

風梳理之飄逸，甚是精彩，令人歎服！加上以

清雅的筆跡寫成的詩句，使整個畫面，充滿一

片優雅活潑的生機。

      其次再欣賞一幅畫面非常簡潔的〈瓜瓞綿

綿〉（圖 32），此作上有題句曰：「綿綿瓜

瓞出田家，纔罷桑蠶更績麻。絕絶勝渭川千畝

竹，一畦秋色日初斜。」款曰：「己丑夏月為

自種瓜寫圖並題」。依其繫年，應在逃難期間，

或初抵台北之時。所畫者乃昔日萃錦園中自種

之瓜，思舊之情，不言可喻！

      此畫先以淡墨，鉤勒出勻圓飽滿之瓜體、

瓜葉和藤蔓，然後各敷以淡淡的不同色彩，適

切的區隔不同的部位，並突顯瓜之潔淨與葉之

偃仰多姿。也恰如其分的突顯出瓜的清淡，並

予人以滿紙清新的雅趣！

      接著再欣賞一件〈並蒂山茶花〉（圖

33），此花為常綠亞喬木，春日開花，花瓣重

重開展，形大約如嬰兒之手掌，以深紅色居

多，甚為艷麗；葉較厚實、堅挺而有光澤。此

圖屬於工筆寫生，並選取並蒂者，以徵祥瑞。

畫筆細膩，線條剛健中蘊含柔美，形態之掌握

非常精準，顏色沈穩厚重，配以輕巧之長頸花

瓶，益見典雅。整體光影之處理，質感之呈現，

非常精彩！而故宮托管的〈百猿圖〉、〈七猿

圖〉亦甚可觀。其中〈七猿圖〉並有題識曰：

「余昔藏易元吉畫猿，輒喜為之，得其貌似。

近於暹羅得一黑猿，養之七年，日夕觀之，遂

通其意。韓幹畫馬，不師陳閑，良有以也！」

由此可知其喜好畫猿之由，乃因所藏宋人易元

吉之畫所引發。然而真正能「得其意」，則緣

於親自養猿，並「日夕觀之」之所獲。此與任

伯年畫草蟲，就草間而察之，同一理路。此即

心畬先生之所以能在「摹古功深」之外，又能

自出新意之緣由，可為習畫者之借鑑。本文所

選〈嘯月尋泉〉（圖 29）一圖，畫下臨無地

之懸崖峭壁間，母猿以其右手，握持樹枝，掛

於樹間，小猿身體緊縮，以單手抓住母猿而擺

蕩其下，呈現猿猴無懼深淵，喜愛相互戲耍之

特性。而猿猴身手之矯捷，生態之活潑而充滿

自然之機趣，皆極生動而耐人尋味！

（五）、植物

     心畬先生筆下之植物，品類尤其繁多，諸

如：四君子，以及松、柏、芝、槐、榆、柳、蕉、

筍，乃至各類花卉、果蔬，難以遍數。而這些

植物來到心畬先生之筆下，不但刪繁就簡，且

各以其嶄新之生命形態，呈現其多樣的藝術氛

圍，令人愛不釋手。茲選擇數種，以為介析。

     首先舉薦〈雙龍偃蹇〉（圖 30）為例，觀

賞溥氏筆下常見之松樹：心畬先生早年奉母居

馬鞍山戒臺寺讀書，頗鍾情於寺旁之古松。渡

海來臺後，猶時縈胸臆。讀其《南遊集》所錄

〈憶戒臺寺古松〉不難想見其懷念之深；

           長憶雙松水石間，碧隂終日覆禪關。雲移 

　　　古院僧皆去，月滿高林鶴不還。萬疊驚 

　　　濤鳴列岫，幾重寒翠落空山。貞元朝士 

　　　無人在，誰得靈根可駐顏？

　　可見此雙松之閱歷，乃經唐德宗貞元年

間，至今已千餘年，而如今時移境遷，人事全

非，除附近松林間的松濤，仍時於群山中空

吼，益增淒涼之外，惟餘一片悵惘！只能依憑

記憶，頻揮畫筆，以期重生於紙上而已！

     今觀此圖中之雙松，枝幹起伏轉折，蜷曲

如龍蟠蛟騰，其枝葉參天，傲岸磅礡之氣勢，

雖或不減當年，而輪囷鬱結，苔癬斑剝，則益

見其蒼老。至於兩幹相倚之情狀，亦猶夫妻深

第 14 頁



 
 
 
 
 
 
 
 
 
 
 
 
 
 
 
 
 
 
 
 
 
 
 
 
 
 
 
 
 
 
 
 
 
 
 
 
 
 
 
 
 

 

皆甚高妙而自然，堪為合作！上有題詩曰：「霜

滿秋林處士家，小陽春色到山茶。階前未見忘

憂草，窗外先開並蒂花。」搭配非常合宜。

 ( 五）、異聞與鬼趣

      心畬先生少時因閱讀袁枚《子不語》而受

到師長責備，但來台後卻每以武俠小說説、《西

遊記》與《太平廣記》等書，做為消遣而樂此

不疲。並多次截取書中之情節，繪成系列之冊

頁，受到許多人的鍾愛和稱許。例如 1959 年，

即以「鬼趣」為題，製作八件不盈尺的小品，

合為一冊，顏以《鬼趣圖》，深具趣味性。然

其真正之意旨，則不易捉摸，玆不具論！茲取

〈鍾馗塗鬼圖一一樹間觀鬼戲〉（圖 34）以

見其趣：此圖中，寫鍾馗隱於樹上，暗中監控

眾鬼群聚跳舞喜樂之情形，以便伺機而除之。

畫上題曰：「樹間觀鬼戲，一片踏歌聲，好似

秦宮鏡，黎丘無遁形。」詩中之「秦宮鏡」，

見於《西京雜記》，為秦皇所有，「能照見人

腸胃五臟，如有邪心則膽張心動。」至於「黎

丘」，在今河南虞城縣北，《呂氏春秋．疑似》

載：「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

蓋皆荒誕不經之傳説，心畬先生據以為詩作畫，

純屬遊戲筆墨，博人一笑而已！

　　其次，以《西遊記》為主題之十二件冊頁，

繪於 1952 年，其中〈火燄山三盜芭蕉扇〉（圖

35）寫孫悟空為滅火燄山之大火，向牛魔王之

妻鐵扇公主借芭蕉扇，前二次皆受騙而火勢愈

烈，第三次乃以計謀迫使鐵扇公主交出真扇，

因而撲滅大火。圖中畫孫悟空立崖上猛搧，崖

下烈火熾盛，火舌從各山崖間不斷竄出，極為

逼真。

        最後，再舉以《太平廣記》之故事為主題

的二十六件冊頁中的〈燒龍〉（圖 36）為例，

以見其一斑：此記唐天復年間，澧州村民葉源

與鄧氏子燒畬，大火中忽有龍騰出，而火勢愈

熾，龍竟仆地而斃，長亙數百步，眾以為不

祥，村民皆徙而避之。故事之內容皆若此。此

畫中右下為竹林間燃起大火，龍從中向左上方

竄出情景，畫上方則為之題記。其畫除火燄為

橘色外，其餘皆以淡墨細筆畫成，有煙霧迷濛

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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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唐斐休 < 圭峰禪師碑 >

↑ 圖 3：絳珠玉蕊七言聯

↑ 圖 4：新竹重建文廟碑

↑ 圖 2：唐柳公權 < 玄秘塔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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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玉盤醴酒聯 ↑ 圖 7：雅性天骨聯

↑ 圖 6：瑤井仙源聯 ↑ 圖 8：成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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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杜甫西閣雨望詩 （局部） ↑ 圖 11：山水畫冊題識

↑ 圖 10：聲畫集 ↑ 圖 12：蘇東坡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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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七言題畫詩 ↑ 圖 15：辛丑八月臨李陽冰篆

↑ 圖 14：秋望五律 ↑ 圖 16：隸書六言聯

明 道 學 術 論 壇
第十一卷第二期、
第十二卷第一期
( 合　　　　 刊 )



 
 
 
 
 
 
 
 
 
 
 
 
 
 
 
 
 
 
 
 
 
 
 
 
 
 
 
 
 
 
 
 
 
 
 
 
 
 
 
 
 

 第 20 頁

↑ 圖 17：松下論道圖 

↑ 圖 19：松岩圖

↑ 圖 20：松壑圖

↑ 圖 21：雲際飛閣↑ 圖 18：雪中山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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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蕭寺鐘聲  

↑ 圖 24：鍾馗

↑ 圖 23：觀世音菩薩聖像 ↑ 圖 25：送窮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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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三駝圖 ↑ 圖 28：騎馬圖

↑ 圖 27：馴馬圖

↑ 圖 29：嘯月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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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0：雙龍偃蹇 ↑ 圖 32：瓜瓞綿綿

↑ 圖 31：秋荷白露 

↑ 圖 33：並蒂山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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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鍾馗塗鬼圖 --- 樹間觀鬼戲

↑ 圖 36：燒龍

↑ 圖 35：火燄山三盜芭蕉扇 


